
问题是，自己的下半身被棉
花庄人看了，天津的男知青还在
革委会主任和民兵排长跟前一再
说自己克夫，又神神道道地说，把
她往草垛里拽完全是鬼使神差，

什么意思嘛！金枝想不开，第二天
将围巾甩到门框上，一蹬腿把自
己吊死了。

在棉花庄，喝多了拽着哪个
女人睡一觉，大不了被人打折条
腿，拣好东西多送点，上门赔个礼
道个歉，不至于出大乱子。现在有
了人命，想捂都捂不住，天津男知

青被鹤顶公安局带去法办了。偷
鸡，流氓强奸罪，提了裤子不认账
致当事人自杀；判二十年。

又走了一个。李老师想到二
十年后天津男知青可能会变成啥
模样，突然泪流满面。她二十一岁
了，坐在马扎上听见门外有人踢

踢踏踏地走动。新的一年开始了，
她感到孤独，仿佛被世界抛弃了，
扔在一个陌生的小地方。革命就
是像牲口一样只知道埋头干活
吗？她觉得四年里用崇高的精神
克服掉的身体上的劳累，攒一块
儿爆发了，骨头里都疲惫泛酸。她
想就地躺下来，睡他个地老天荒。

她终于觉得应该找个更体面的事
做了。二里长的麦趟子哪天割到

头啊，三十亩的玉米地，哪天才能
将杂草拔得一根不剩啊。就算劳
动是伟大的，但最伟大的肯定不

是最舒服的。也许，还得找个人嫁
了，不过这个倒不急，她等得起。
她开门去找村支书。她说，我有知
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想为
人民教育服务，千秋万代地扎根在
棉花庄。支书兼革委会主任从下
巴上揪了一根胡子，说：“想明白
了，李老师？”

“想明白了，”她说，“语文、算
术、音乐、美术，我都能教。”
“这就对了嘛。我就说你是李

老师嘛。”
李老师就进了棉花庄小学校

当了老师，语文、算术、音乐和美
术都教过。三年后，和杨杰的父
亲、竹器厂的杨千里，结了婚。结

婚那天，县长和教育局局长都来
了。一个北京知青在鹤顶永远地
安了家，是大事，入县志也不为
过。他们也想看看鹤顶县啥样的
小伙子，降得住咱首都来的姑娘。
杨千里老实巴交，谁敬酒都喝。别
人问：“千里，高兴不？”

杨千里说：“高兴。”
“高兴那就喝。”一杯酒递过

来。
杨千里一饮而尽。
李老师的学校同事说话文

雅，问：“千里同志，你幸福吗？”
杨千里说：“我不姓付，我姓

杨。”
李老师的学校同事说：“我是

问你，觉得生活幸福吗？”

“幸福，当然幸福。”杨千里
说，“幸福就得喝酒，对吧？我喝。”

端酒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
杨千里粗大的指关节，因为长年砍
竹子、劈竹子、编竹器，指关节像
竹节一样坚硬结实。毫无疑问，他
是鹤顶县国营竹器厂最好的工匠。

县长喝完喜酒，坐着吉普车
回去，头脑里总是出现杨千里酷似
竹节的指关节。一朵鲜花插在了
牛粪上，县长心疼得直嘬牙花子。
他问同行的教育局局长：“老田，

那女的真是北京人？”
“档案里是这么写的。”
“档案里写了，那就是吗？”

事实上，对李老师籍贯的怀
疑不只领导，棉花庄人没事也琢
磨。运河南岸的棉花庄人不自卑，
不过对面站一个从北京来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北京是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首都。毛主席和他最亲
密的战友林副统帅就在北京，住
在中南海，旁边是天安门，还有周

总理和朱老总。李老师从北京来。
谁也不会轻易地从北京来的，这
个想必你一定明白。一个北京人
更不会轻易地离开北京，到另外
一个地方扎下根的，想必这个你
也明白。就算这些你都能想明白，
那你告诉俺们棉花庄人，为什么
这个北京人在棉花庄待了六年，

从来没见着一封北京来信呢？
伟大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林副

统帅工作忙，全世界人民都尊敬
的周总理和朱老总也应该会写信
来啊；周总理和朱老总也忙，她家
里人也应该写封信来啊。一封都
没有，陈会计对天发誓。私下里他

曾拆开过两封李老师寄往北京的
信，一封寄的是两张白纸，另一封
寄的也是两张白纸。陈会计没有
勇气拆第三封了，李老师的信封
封得十分谨慎，粘好了之后又在
封口处写了两个字：“李缄”，像大
队部开证明时盖的骑缝章。拆开
后再封上，让两个字重新完美地

骑缝，难度太大。陈会计也让支书
兼革委会主任对天发誓，这事绝
对不能传出去；私拆信件是犯法
的。支书说，屁，咱这是政治审查！
陈会计松了一口气，说，政治审查
好啊！接着感叹，支书就是水平
高，偷看别人信件满足一下好奇
心，也可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他

回到家对老婆说，本人政治审查
了李老师的信件，二蛋他妈，你猜
怎么着———李老师往北京寄了四
张白纸！对了，这是政治审查，不
许到外头乱讲！

陈会计的老婆，二蛋他妈，颠

着小碎步敲开隔壁的院门，脑袋从
门缝里伸进去说：“社会他妈，俺
们家老陈和支书政治审查了李老

师写的信，你猜信里写了啥？毛主
席万岁？不是，她没写毛主席万
岁，也没写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
义，她什么都没写！”

社会他妈说：“啥都没写有什
么好说的！”
“你看你，没政治觉悟了吧。”

二蛋他妈说，“寄了四张白纸！一

封信四张！四张白纸寄到北京，寄
给谁呢？你慢慢想吧，我回去了。
别传出去啊！”

社会他妈想了想，觉得这事
有点儿意思。一个字不写，忙活送
信的呢。邮递员摇了两个月船到
北京，就为了送四张白纸。让你们
家老陈查！她在围裙上擦了把手，

敲开前排马列家的后窗户。马列
他妈正在屋子里擦身体。马列他
妈四十多了，干了四十年农活儿，
在泥土里摸爬滚打，身上还是很
白。社会他妈说：“马列他妈，知道
吗，李老师每个月往北京寄了四张
白纸！”

马列他妈搓了一把胳肢窝，
问：“那纸有我白不？”
“奶子都挂到裤腰上了，还臭

美！”社会他妈说，“你以为你十八
啊？”
“你可看清楚了，刚到肚脐眼

儿呢！你哪只眼瞅见人家李老师
寄白纸了？”

“支书和陈会计政治审查审
出来的。你不懂，涮你的屁股吧
你。对了，别往外说啊！”

马列他妈低头闻不到胳肢窝
里的酸味了，穿上衣服去了后街的
唐文革家。唐文革他爸和她是一
个互助组的，干活儿时总爱靠着
她，为了干完自己手上的事以后来

帮她。除了床上那点事，什么都
谈，马列他妈有时候觉得唐文革他
爸其实是她的闺密。
“你听说没有，文革他爸，李

老师每个星期往北京寄四张白
纸！” （未完待续）

茵

徐
则
臣

︵
连
载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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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从宾馆出来，她第一个又想到了储有良。
只比安北斗大三岁，人家已是副县长了。她妈说，
只怕安北斗八辈子也赶不上，除非把那一摊看星
星的破玩意儿撂到爪哇国去，看下辈子能不能混
个县团级。县团级在她妈眼中，那就是天神爷的
位置。连她爸也没敢朝那儿想。但她妈倒是有信
心，老说：吃！谁管着县团级，咱就天天请他来吃，
我天天给他做，看杨家给祖坟还弄不下一炷县团

级的香火了。她爸让悄着，她妈偏要喊：你非给咱
弄回来不可！靠你那个死女婿，只怕还得活倒勼
回去当副股。

也就在这时，信息又来了，是储有良的：

艳梅，休息了吗？我把手机忘在你家了。现在可

以来取吗？我就在你家附近。

她心里突然一阵悸动，几乎路都有点走不稳
了，是一路小跑着回家的。院子里除了乱转乱嗅的
猫狗，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身影，都快凌晨一点了。可
当她打开门，准备进房时，身后猛然闪出储有良来。
似乎再也不需要舒缓低迷的爱情音乐和跳舞来热
什么身，她端直就被倒推着移到了先前止步的席梦
思前。乳罩扣环忙乱中解不开，竟然被他从胸前的

连接处撕成了两个莲花瓣，胡乱扔到写字台上，一
下扣住了一个洋布娃娃灯罩的半边脑袋。她还说：
储县长，你干啥呢？但也没有阻挡他去撕扯另一处
并不结实的遮羞布。她是希望有点过程，起码得有
几句过渡的话吧，可一切都不似想象的那么诗意浪
漫。储有良已是烂泥糊也要全然吞咽下去的焦渴
状。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他就已经彻底占领了安北
斗才合法拥有的领地，并一阵狂轰滥炸，让她彻底

沦陷了。从床上到地上，再到沙发上，让她想起了战
争片中实施的“焦土政策”。她觉得这个端午之夜自
己是完全被“焦土”、被“肢解”、被“大辟”、被掰碎揉
化了。当他们静静躺到床上，还没过一分钟，储有良
就呼哧打鼾起来。也只有这时，她才看清，他比安北
斗白，是白了许多。安北斗日晒夜露的，有时看上去
简直酷似一截焦炭。

储有良的手机的确是在客厅里放着。是不是

故意丢下的，她没有问。她已知道他离婚了，现在
是单身。县城可是有不少靓姐靓妹对他有意思，
说有的都在发起总攻了。可储有良偏偏在见她第
一面后，就盯住不放。当他们在曼妙的音乐中起
舞时，他多次对着她耳朵说：“你很有味道！”她还
故意装作不懂地问：“储县长是说我们不讲卫生
吗？”他笑笑说：“明知故萌！不过我就喜欢你这股

萌劲儿！”
她开始并没有想到自己和储有良会走到这一

步。调到县城后，也有不少人见她“单吊”着，频频起
过歹意，都被她用尖头皮鞋和耳光制服了。有的还
是很有地位的人。玩是玩，乐是乐，底线她仍坚守
着。她是安北斗的老婆，是安妮的母亲，还是杨局长
的女儿。她得给孩子和当局长的父亲顾住脸面。说
县城大，上街头发生的事，下街头一时三刻就知道

了。她的确对安北斗越来越不满意，但直到端午节
前，也没产生“断舍离”的念想。她甚至还跟父亲商
量过，是不是找人把北斗调进城算了。可她妈坚决
反对，说混不出人样，调来干啥？这事就搁下了。随
着端午之夜的“焦土”式沦陷，一切就朝难以想象的
轨道上滑去。

其实那是她人生最纠结的一夜。她那么希望与
储有良在一起，觉得有种特别高级的感觉。可当他

第一次把她快压倒在身下时，她又奋力反抗着结束
了那顿似乎掺杂着毒品的精神盛宴。那一刻，她觉
得特别对不起北斗，并且急于想见到他。可当她走
进宾馆，听说他又去山上与星月做伴时，就一下失
望得犹如跌进了冰窟窿。这个男人还有什么指望
呢？固然，他不嫖、不赌、不贪杯、不吸毒，许多臭男
人身上的毛病，几乎全都没有。可恋上了星月，用她

妈的话说，既不能吃，也不能喝，还不如吃喝嫖赌了
实在呢。关键是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你升不了官，

做生意也行啊！那么多人下海经商不都赚了吗？你
夜夜盯着空气算咋回事？还是她妈那句话，他不是
说空中好多星星都是纯金纯银，还有纯玉石的吗？
拉一颗回来拴在自家后院才算本事！你又不是三岁
娃娃，指望数星星找乐子。县城人可是比小镇人活
得实际多了，那就是看你家有没有当官的；没当官
的，在好单位也行，政府、银行、电老虎之类的都算

有脸面；没有这些，有房产、存款、像样的铺面也成，
反正没面子没钱财的，一概都不在他们眼窝攒。她
爸也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将来一退，家里靠谁？靠一
个夜夜数星星的人，岂不窝囊透顶？当她离开宾馆
时就在后悔，不该拒绝了储有良。正在这时，储有良
就发来了要回来找手机的信息。她是瞌睡遇见枕头
地快速朝回跑去。后来的一切轻度抵抗和挣扎，就
都是一个女人与愿意上床的男人，在走一些必要的

程序了。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23）

到这一步时，关书记还没有
想到，需要即刻看望一下曾本之。

接下来的两件事有点琐碎：
郑雄现在用的公务车，要带到青
铜重器学会继续使用一阵。郑雄
自己提出来，人事和工资关系仍

旧放在文化厅。关书记说没问题，
只要“老省长”不说他身在曹营心
在汉就行。常务副部长要郑雄亲
自问一下“老省长”的意思。郑雄
不愿意，说这种小事，“老省长”应
当不会过问，也不会在乎的。后一
件事三个人纠结了十几分钟。之

所以最后说定，暂时保持现状，是
因为部长开完常委会后赶了过
来，要作重要指示。部长要大家万
分尊重青铜重器方面的学术权威
曾本之先生，在青铜重器学会的
运作过程中，不能有任何负面的
舆论传出来，特别是在名誉会长
和会长人选问题上，要做好解释

工作。要向有关方面说明，曾本之
先生现在最重要的东西是时间，
省委和省政府，还有全省人民需
要他，需要他在楚学研究里做出
新成果，攀上新高度。

让关书记意想不到的是，郑
雄竟然在最后时刻突然提出，将
曾本之作为本省的院士候选人申

报上去，这样一来，就能避免部长
所担心的负面影响的出现。

关书记更意想不到的是，部
长竟然同意了，还说“老省长”也

很关心这件事，本省是青铜重器
大省，早就应该在全国人民面前
树起一面青铜重器的大旗。

省委常委会是八点四十分散
会的。从常委小会议室到组织部

小会议室要十分钟。部长作重要
指示也是十分钟。正是部长的重
要指示提醒了关书记，此时不去
看望曾本之，更待何时！如此算

来，关书记心里冒出那个当一回不
速之客的想法，刚好九点整，比曾
本之卜卦预测关书记要来做客的
时间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对关书记来说，这来得十分
突兀的奇妙卜卦是很好的开场白：

“到底是楚学泰斗，小事情上也有
大智慧。”

曾本之不用谦虚，实实在在
地说：“殷人创造的甲骨文，主要
是两个功能，记事和卜卦。后人研
究甲骨文，主要用于断代。卜卦的
作用，大家都明白，只是没当回
事。人老之后将卜卦的作用捡起

来，一是闲来没事，二是试试帮自
己省些脑力和体力。”

关书记有心试探：“曾先生可
为自己卜卦？”

曾本之坦然回答：“有哇，也
是刚刚卜卦的，说我明天必须去宁
波参加专业课题会议。”
“这么重要的事，事先怎么不

和我说一声？”郑雄一定是急了，
在一旁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话一
出口又觉得言重了，马上补一句，
“就算再忙，我也要请假陪您去
呀！”

曾本之不动声色地表示：“这
不是正说着吗，卜卦的结果一出来

就告诉你们了！另外，这卦象还
说，我的老同事马跃之也要参加这
个会，路上有伴，你就忙你的大事
去吧！”

“当初你可不是这样！”郑雄
到底还是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
了，一不上心就将敬语的“您”换
成了俗称的“你”，不过他马上意
识到不妥，又改了回来，“这么多
年，凡是专业方面的活动，您总是

先问我的意见。大家都说我是曾
先生的‘大秘’，我也确实将自己
当成曾先生的‘大秘’。我可不敢
想象会换别人来做这个‘大秘’。”

曾本之说话依然是胸有成
竹：“你若是喜欢将自己当成‘大
秘’，只怕今后会有‘大大秘’要你
来当！”

郑雄说：“这辈子我只给你当
‘大秘’！”

曾本之平静地说：“我看你是
想限制我的自由。”

郑雄愣了一下，人也冷静下
来：“我也是怕您外出不习惯，身
边缺个照应的人。”

曾本之说：“我不是小孩子，

也没有患老年痴呆。关书记来得
正好，替我们作个证人：从现在
起，我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与
郑雄无关，也不需要他操心了。做
错了，说错了，都是我活该，与别
人没有任何关系！”

郑雄连忙说：“我不同意。不

管是在楚学院，还是到了文化厅，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好您！”
“这话我只相信一半。反正从

明天起你会更忙，要不了多久，就

会忙得连这扇门都不记得了。趁
关书记在这儿，我再试一卦！”说
着话，曾本之将一直用手拿着的
两片龟甲摆弄了几下，又盯着龟甲
片看了一阵，这才开口一字一顿地
说了一串话，“我得恭喜郑副厅长

你了！过几天，先弄个正厅级，过
两三年，政治气候变化了，还有可
能弄个副省级或者副部级，前途无
量呀，年轻人！”

曾本之的一番话，让屋子里
的人全都变成武汉方言所说的苕，
也就是傻子。

还是郑雄反应快，将先前的
不高兴全抛到一边，用世上最动人
的语气叫了一声：“曾先生，您太
神了！”

此时此刻，郑雄记起“老省
长”突然跑来参加曾本之的寿宴，
趁大家闹着分蛋糕时，好像对曾
本之说过什么。郑雄又记起余秘

书在短信中说过的话，曾本之是
食古不化、只会钻故纸堆的书呆
子。郑雄当时将这句话玩味了几
次，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判断，那
句话的弦外之音是：“老省长”是
先找过曾本之，并被曾本之拒绝
了，这才退而求其次，转身来找他
郑雄的。

于是，郑雄大胆地虚构了一
番话：“我晓得‘老省长’之前亲自
与您联系过，邀请您继续担任青
铜重器学会会长，被您婉拒之后才

找到我。‘老省长’交这个底的用
意很明显，就是不许我们家的人
再拒绝他。他一再说，自己是搞政
治的，不是文化人，不会温良恭俭
让那一套。他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若是像您
一样拒绝他，说不定会被他找出什
么歪（方言，茬）！”

（未完待续）


